
§ 姊妹情深 

427BC 在離開薩摩斯島之前，莫妮卡與胡仙兒同侍希皮，這一夜情換得胡仙兒

傳授莫妮卡隱身術，卻也讓莫妮卡得了一種難言之隱，她愛上了胡仙兒。 

 

當白靈與胡仙兒踏入希皮在雅典的居所，莫妮卡驚喜莫名。 

胡仙兒從一個荳蔻少女變成豐滿成熟的女人，像熟透的水蜜桃 引人垂涎。 

 

白靈聽說黑靈在基亞島，就急著前往基亞島。 

 

莫妮卡帶領胡仙兒進入內室。 

胡仙兒：「妳隱身術修練得如何？」 

莫妮卡：「有點瑕疵，聞到花香或異味就會現出原形，所以很少使用。」 

「希皮最近好嗎，聽說妳們有了一個女兒。」 

「女兒奧麗芙此刻在基亞島與海怪、貓精玩得不亦樂乎。希皮…嘿、我正想給

她找個小婆娘，沒想到妳就來了。」 

「你們人類度量還真大！」 

「我…我其實…自從薩摩斯回來之後，我其實一直想念著妳。我…想…再跟妳

一起跟希皮…。」莫妮卡嬌羞得像一個小女孩。 

胡仙兒呆了一下，狡黠地笑道：「妳倒比我更像狐狸精，沒想到學了我的隱身術

有這種後遺症，看來希皮有福了。」 

 

莫妮卡陪著胡仙兒在雅典衛城逛了一圈，胡仙兒第一次來到這裡，算是開了眼

界。市集、神殿都充滿樂趣。 

午後陽光在衛城石階上斜灑，胡仙兒穿著一襲紅衣，與莫妮卡並肩而行，引來

不少側目。 

兩人正在雅典市集閒逛，胡仙兒對祭壇與戲劇舞台充滿新奇，莫妮卡則一邊介

紹，一邊用眼角餘光偷偷打量胡仙兒嫵媚的側顏。 

正當她們駐足於一攤瓶畫前，遠處一陣喧嘩聲漸近，一匹白馬驕傲踱步，騎者

一身紫袍，鬢角金飾、目光如炬，正是亞西比德。他目光掃過人群，忽地停在

胡仙兒身上，眼神一亮。 

「咦？這位佳人，我竟從未在雅典見過，想必是天上墜下的星辰吧？」 

胡仙兒不語，只對他嫣然一笑，笑裡藏針。 

莫妮卡眉頭一皺，正欲發話，亞西比德已翻身下馬，走近兩人。 



「莫妮卡，我記得妳。之前在夢菲斯沙龍的舞會上…妳跳的是雙人舞，當時伴

舞是男還是女？」 

「我雙手都抓得緊，所以忘了。」莫妮卡冷冷回應。 

 

亞西比德輕笑，不以為意，將注意力重新放回胡仙兒身上。 

「這位姑娘，眼神嬌媚、步態生風，可願與我同赴雅典西門那場祀酒節？我保

證不讓妳無聊。」 

胡仙兒嫣然一笑，聲音輕柔：「大人盛情難卻。只是…我不太會喝酒，喝了

會…變身。」 

亞西比德怔了一下，仍帶笑：「那倒妙了。變身成什麼？豹？狐？還是…

貓？」 

胡仙兒眨了眨眼，俯身靠近他的耳畔，輕聲說：「蛇。」 

亞西比德頓時有些發毛，又覺這女子古怪誘人，正要調侃一句，卻不知從哪來

一陣風，胡仙兒竟倏地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縷花香。 

「她…她去哪了？」亞西比德驚詫道。 

莫妮卡摟著胸淡淡笑說：「她說了會變身，你不信。」 

正此時，胡仙兒忽地現身，竟是在亞西比德身後，一指輕輕戳在他腰間，「你

腰太硬了，練過武？」 

亞西比德瞬間跳起，四下環顧，狼狽無比，眾人哄笑，衛士也有人竊笑不止。 

胡仙兒微笑欠身，與莫妮卡相視一眼，兩人攜手離去，只留下亞西比德一臉懊

惱。 

 

回到莫妮卡在山丘上的小居，兩人關起門窗，燭光搖曳。 

「今天妳真是風采迷人，我都嫉妒那賤人亞西比德了。」莫妮卡從背後擁住胡

仙兒，鼻尖磨蹭著她的髮絲。 



「嫉妒他？」胡仙兒偏頭一笑，回身撫著莫妮卡的臉，「那就別讓我有機會看

別人。」 

 

話音未落，兩人唇舌交纏，倒臥於蒲草床上。 

胡仙兒的手指沿著莫妮卡的肩線滑下，氣息灼熱；莫妮卡輕咬她的鎖骨，眼中

滿是渴望與玩心。 

「這種隱身術…只有對妳失效。」 

「那是妳沒遮住心跳聲。」胡仙兒低語，指尖早已遊走腰際，宛如魔法般令莫

妮卡顫抖不已。 

她們交纏在榻上，如兩條翻湧的溪流，在夜色與蠟光中流轉。 

那夜，月色未明，星河無聲，只有彼此的喘息與笑語，輕輕纏綿。 

 

晨光透過半掩的窗簾灑進屋內，映照在胡仙兒裸露的肩頭，像是一層淡淡的金

紗。 

莫妮卡醒得早些，側臥著靜靜看她。胡仙兒熟睡時的模樣，與白日裡調皮狡黠

判若兩人，睫毛微翹，唇瓣輕啟，胸口起伏平緩。 

她伸手輕輕撫上對方的臉頰，忍不住將額頭靠上去，低聲呢喃： 

「如果妳早些來，我也許不會那麼早嫁給希皮……」 

胡仙兒沒有睜眼，卻微笑了，聲音懶懶地：「別胡說，妳就是愛多一點麻

煩。」 



「那妳不愛？」 

胡仙兒睜開眼，與她鼻尖相碰。「我愛看妳吃醋的樣子。還有妳的左肩…這

裡。」她俯身吻了一下，「是我的。」 

莫妮卡笑著抱緊她，像個孩子一般： 

「妳會留下嗎？不要再一聲不響地隱身、又突然出現。」 

「我留下。」胡仙兒望向窗外：「至少在黑靈回來之前，我哪都不去。」 

「那…我可以每天早上都吻醒妳？」 

「可以。不過得答應我，不准帶亞西比德回家取樂，我不愛跟人分享妳。」 

莫妮卡大笑：「昨晚他吃虧還少嗎？這輩子怕是再也不敢碰妳了。」 

「別說太早。我可聽說他對挑戰有病態的癖好。」 

兩人相視而笑，胡仙兒把臉埋進莫妮卡胸前，嘆息一聲： 

「妳的家，好溫暖。」 

窗外傳來販夫走卒的吆喝聲，遠處神殿鼓聲隆隆，一日又將展開。 

但在這間小小的屋中，時間彷彿靜止，只餘兩人的氣息交融，綿延如夢。 


